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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贤会奇 幻 鬼 谷 岭

屐痕处处

朋友说：安康自古有三岭，岭岭景致
勾人魂。北岭秦岭，中华龙脉，雄奇伟
岸；南岭鸡心岭，自然国心，关险要隘；中
岭鬼谷岭，云雾仙山，神秘莫测。秦岭和
鸡心岭我曾先后去过，唯独鬼谷岭未曾
谋面，时常想之念之。庚子寒冬，我终于
耐不住诱惑，与几位好友相约去鬼谷岭
登山，以了心愿。

鬼谷岭位于石泉县境内，海拔 2008
米，相传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谋略家，
纵横学派鼻祖鬼谷子出生和讲经授道的
地方。蜿蜒崎岖的子午道就像一根细细
的麻线，拴在大树上，我们就像那绳子上
的蚂蚁，艰难地向上攀爬，寒风吹来，感
觉那根绳子就在悬崖峭壁上摆动，一不
小心就会跌落山崖，摔得粉身碎骨。石
泉的朋友说当年给杨贵妃千里送荔枝就

是从这子午道上经过，不知摔死了多少
马，摔坏了多少人。听完之后，我们有些
畏惧，朋友鼓励说：“现在道路已维修改
造，也有保护措施，沿途美景很多，你们
一定要登上最高峰才能领略最美的风
光！”我们只好大着胆子继续向上攀爬。

路两边千奇百怪的树木，有的一身
赤红，有的通体碧绿，有的倒挂悬崖，有
的高大笔直，如蟒蛇，如灯塔，如舞者，如
醉汉，造型各异，姿态万千。山坳处，两
棵古树并蒂而生，四五米高时，紧紧拥
抱，再往上长，又各自分开，人称“夫妻
树”或“鸳鸯树”，成为一道奇观。山上生
长着一种不知名的树，四季常青，叶圆干
白，高的七八米，低的三四米，朋友们拿出
手机照相辨别，手机里一会说是白蜡树，一
会说是华檩树，到最后还是没辨别出来，手

机也无奈地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山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雪后的鬼谷

岭是一个奇美的地方。满山玉树银花，树
枝上晶莹剔透，雾凇比白雪更奇，比雪霜
更美。越往高处，积雪越厚，山林里不时
传来劈啪响声，高大的树木也承受不住冬
的力量，急忙抖落身上的积雪。从山上一
路滚落下来的雪饼，犹如朵朵洁白的雪
莲。美女们捡起来，或顶在指尖，或捧在
手心，或戴在头上，萌动可爱。

山巅平台正中建有天台观，其规模
宏伟，可谓陕南之最，昔日那造型奇特的
楼阁殿堂惨遭破坏，仅剩片石垒成的残
垣断壁和散落遍野的碑板石刻，无不令
人痛心惋惜。平台西侧，有一壁立千仞
的陡峭悬崖，人称舍身岩，传说是鬼谷子
羽化升天的地方。站在崖边探头下望，

全是苍黑的岩石，岩石缝隙里长满了虬
曲苍劲的野生杂木，在云雾里凌空横生，
令人目眩心惊。

“岭有多高、水便有多深”。天台观东
侧的古杉林中有一口古井，一尘不染，即
使在数九寒天，一泓清泉依然奔涌而出，
冒着热气，听之叮当作响，喝之清爽温
凉。旧时每逢久旱不雨，人们便来这里
祷神求雨，这一泓清泉，掩入一片森林之
中，实是人间少有的清凉世界。

除了天台观遗迹、舍身岩、龙王井
外，鬼谷岭上还有很多景点，或奇峰突
起，横断云烟；或茂林修竹，秀木参天；或
怪石嶙峋，自成世界。它们以其不可抗
拒的魅力，撩拨着人
们的思绪，激荡着人
们的情怀。

□孔明我 的 头 发
数年前头发上不见一根白发，有人

问我：“是不是染的？”不待我肯定，他即
感叹：“染得真好！”问我在哪里染的，我
笑曰：“在娘肚子里！”我妈说我生下来
时，头发就浓密黑亮。小时候常流鼻
血，我妈说我火大，且归因于头发，只要
流鼻血，就要给我剃头，几乎剃光，只在
头顶留一撮，用红绳扎成朝天辫。我爷
看不清楚，寻我时，只摸头顶。看见剃
头刀，我就害怕，东躲西藏，被逮住了，
强按头颅，我就发出杀猪般嚎叫。后来
父亲买回推子，对抗才稍微缓和。离开
家后，我的头发我做主，懒得理发，头发
却疯长，常显得比别人长。耳边有人
说：“你看你头发长的！”我这才去理发！

我去理发店，师傅认得我，开玩笑：
“得收你双份钱。”意思是理我一个，等于
理了两个。有一年和朋友滕恩昌去汤峪，

瞅见一个时代理发馆，理发师是我同学的
妹子，叫汤亚芳。她夸我俩头发好，不烫
真可惜了。我俩被说动了，都接受了烫。
烫了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见到人自己
先别扭想躲，低着头就当别人看不见，只
恨不能恢复原貌。好长时间，也有人赞
美，但不知真假。这年头，嘴里说出来的
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信与不信，全取
决于自己。是好话，那就全信吧！

岁数在长，头发在落，但和同龄人比，
还是相对多些。不一样的是头发一直黑，
遇见一些同龄人，我都不好意思，就说染
的。该白不白，说染的反而被多半人相
信，这就妙哉！

我从不照镜子，镜子一直都是别人的
眼睛，谁夸我年轻，我嘴上谦虚，心里舒
服。这便是人性的弱点，有时候能自我安
抚，至少不令自己沮丧，甚至会孤芳自赏。

一日，理发师自言自语：“也有白头
发了！”我就留意掉落的头发，果然发现
了一根白丝，脑际也就闪过一丝失望。
我第一次找他理发时，他还是学徒，不知
不觉间，他已经迈过四十岁的坎儿，也留
平头。看镜子里的他，鬓角白发已经很
多了。他羡慕我的头发，曾经问过：“你
是怎样保养的？”我没有回应，他便自答：

“还是端铁饭碗轻省呀！”我笑着回他：
“早变成泥饭碗了！”他叹了一口气：“泥
饭碗也比没饭碗强！”这句话我认可。他
老婆没工作，一家子租住单元房，还供养
一个娃上学。他的手艺好，回头客多，却
也辛苦。我常赶饭点去找他，图人少。
他瞥见我，就撂下碗，挽袖子。他的头
上，很早就有白发了，我心里想：他是好
小伙，自食其力，自然有压力。那白头
发，应当是“压”出来的！

我也有白头发了！不可能无动于衷，
也不可能悲从中来；谈不上不开心，却也
多少有点不甘心。往后，再遇见谁夸我
头发，我就赶紧解释：“我也有白头发
了！”算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等于自己
给自己宽心。人在旅途，阅历增多，无奈
也在增多。

岁月是个染缸，会把人头发染白。不
染不行，拧得过自己，拧不过天；躲得过今
天，躲不过明天。就好比树叶，非黄不可，
只是个迟早。做人要顺乎自然，一个

“顺”字里隐藏着禅机。一些事，不顺是
不行的。过一年，长一岁，不长可乎？长
着长着，就长大了；长着长着，就长老
了。人和树一样，年轮就长在树身上。

树叶要黄，头发要白。是一种无奈，
也是一种启发，更是一种超脱。各人的
头发，各人感悟吧！我且随遇而安。

篱 笆 墙 的 影 子 □李泽花

肖形牛（篆刻） 蒋绍琏

家乡的记忆是我床头的一部书，
随手可以翻阅。家乡的一道道风景，
写满春花秋月。蓝蓝的天，白白的云，
有星有月，有影子。像一首浪漫的诗，
像一首轻柔的歌，像一条清澈的小溪，
在我无瑕的心里缓缓流淌。

晚秋的高粱杆完成了它输送养分
的使命，躺在地上悠闲地晒太阳。叶
子枯黄时，划一根火柴，呼呼的火苗，
把叶子烧成灰烬，光溜溜的杆子称为
秫秸，两头截去，等待它的另一使命。

父亲扯线挖沟，母亲安杆定桩，大
哥左，大姐右，填沟培土，孩儿们的小脚
丫，深一脚浅一脚，印在泥土上。半黄
半绿的秫秸，经过大人孩子们的精心排
练，喊着号子：“一二一，一二一，立正，
看齐。”一字线排成行。

父亲在左，母亲在右，手中各拿一
根向日葵杆子，横在秫秸中间，小麻绳
一勒一扣，秫秸稳稳被固定在深土里，
一道篱笆墙编制而成。

篱笆墙，是家与外界的界限，它的
初愿是忠诚的守护。枯杆不堪狂风的
筋骨，密密地缝织是为了防良性窃贼
地窥探。偶有雀鸟稍息，喳喳喳，诉
说着远方的奇谈。冬季，寒风从枯枝
肋下穿梭，积雪少许停留，挂一串冰

珠，似糖葫芦，滋润着孩子们的咽
喉。一年一年，风雨摧垮了枯枝的意
志，无力站起，默默匍匐着身躯，独自
吞噬着荣辱。

来年春天，万物复苏，抓一把扁豆
和丝瓜籽，种在篱笆墙根底下，经过
扎根发芽，一簇簇粗壮嫩白的芽，破
土而出。

老母鸡刨着沙土坑，“咯咯咯”叫个
不停，鸡仔听到号令，撒欢儿跑着。老
母鸡啄一棵嫩芽，放在坑中，鸡仔乱啄
一通，美味佳肴进肚中。

母亲手持柳条，追赶着老母鸡，嘴
里骂着：“该死的，让你吃，让你吃。”老
母鸡边跑边张开双翅，咯咯咯地叫着
它的孩子们，鸡仔吱吱吱地喊着救命，
躲在老母鸡翅膀下。母亲的手高高举
起但没忍心放下。

仲夏，丝瓜和扁豆秧爬满篱笆墙，
丝瓜藤上长满头顶黄喇叭花的小丝
瓜，花落瓜长。丝瓜扁豆生命力极其
旺盛，果实累累。长长的丝瓜挂在篱
笆墙上，紫红宽厚的扁豆藏在豆秧
中。母亲手提竹篮，头钻进密布瓜藤
里，一手摘丝瓜和扁豆，另一只手撕下
那缠绕的喇叭花藤。母亲的手被藤划
破，血滴答，她也不撒手。嘴里嘀咕

着：“不能让你这疯长的喇叭藤压趴了
篱笆。”母亲身后的孩儿们齐声呼：“连
根拔。”

中秋，篱笆墙上挂满丝瓜和豆荚，
绿油油的叶子沐浴在温煦的阳光下，
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蜻蜓在花
蕊上独舞，雏菊静静地拥抱着篱笆，不
离不弃。母亲把串串红辣椒挂在篱笆
上晒太阳，点缀着。天空下，篱笆墙的
一角，一群孩儿有的追逐着蝴蝶，有的
手拿扫把捕捉蜻蜓。父亲倒背着手，
后面跟着哈巴狗，巡视着，护着篱笆。

深冬，寒风呼呼，撕扯着枯藤，摇
晃着篱笆，根根枯杆碰撞着，互相搀扶
着，就是一尊不倒翁。大雪纷飞，篱笆
墙不忘使命，抵御外患，守护着院中的
三间土坯屋。道路上深深的积雪，行
人无法行走，只有那篱笆墙下闪出一
条小路，上学的孩子，手抓篱笆，偶尔
採一块雪球，塞进嘴巴，寒颤一下，精
神抖擞。

如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
是，无论生活条件怎样变化，我心中
篱笆墙的影子永驻。

星星还是星星，月亮还是月亮。
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是那么长，使我
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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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心，越来越瘦

你还是来了，雪花

明快而轻盈的音符

冷静而专注

像再现一场阔别多年

喜极而泣的重逢

想说的，已经说过

剩下的，只是让它堆积

所有的思念，都凝结成

晶莹的文字

散落一地

比沉默更白

有些人见过之后

就从你的世界消失

而有些人，却依旧清晰

灵感开始冬眠

像生命与花朵

在寒风中，盛开或凋谢

一朵雪花，就是一个念想

它温暖的覆盖

抛掉内心的卑微

从冬天积蓄着能量

把思想化作，春天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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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朴实无华，不事张扬，像极了平民百姓。
我喜爱白菜。冬天的到来，让白菜成了抢手

货。一早去菜市场，水嫩嫩的白菜笑盈盈地迎接着
前来选购的市民。它干干净净地堆放在菜架或地
铺上，像亭亭玉立的小美人，让人看着就生情。

母亲说：“白菜，要在霜降过后吃，才有白菜的
味道，醇厚香甜。”凉拌白菜，先扯掉白菜边上的几
层绿叶，再把白菜心一叶一叶剥开，用水冲洗干
净，切成细丝，放上葱末、姜末、红辣椒面及各种调
料，将烧滚的油吱溜一声，浇在白菜上。这样拌出
的凉菜，爽口、鲜美，还能增加食欲。

白菜是家常菜，也是大众菜。下雪的日子，冬
寒的日子，谁家不藏几颗白菜在厨房呢？而且大
江南北，随处可见到白菜，它不嫌穷爱富，不论是
居庙堂之高的达官贵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平头
百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白菜。

《本草纲目》里对白菜的功效描写得详尽，冬
吃尤佳。因此，白菜被称为小家碧玉，人间至味，
自然界的清欢。

生长在农村的我，每年几乎都与白菜相伴。小
时候，每到冬天，父母把自家地里的白菜都收回来，
择净外层干黄的叶子，堆积在一起。天大冷时，挖地
窖和萝卜同时下窖，窖外用厚厚的秸秆盖上，防止白
菜冻伤。藏的白菜从冬天一直吃到正月十五。过完年，时不时还有白菜
吃，那时，菜的品种单一，主要是白菜萝卜。

白菜无奇香，也无艳色。白菜是平和的，就像我们朴素平凡质朴的
生活，既便宜又实惠，它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挑不拣主人，白菜馅
的包子饺子是餐桌上鲜美可口的家常美食，百吃不厌。

白菜很家常，白菜也很尊贵。白菜是高洁的，外面叶子去掉，里
面雪白嫩黄，非常可人。小时候，进入严寒的“三九”天，母亲总会用
白菜粉条豆腐烩上一盆热气腾腾的大烩菜。我们姊妹在热炕上围
一圈，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时不时抬头望望窗外，外面是风雪飒飒，
心里却如同火炭一般温暖。母亲说：“要想心里暖和，必须吃点热乎的
白菜，带汤带水最舒服……”白菜以独特的风姿和味道打动着人们的心，
慢慢品尝，才能吃出白菜的风味，也总会不由自主让人想起大自然，阳
光、和风、细雨、田野……

白菜是平民化的蔬菜，弥漫着朴素的乡野韵味。白菜的叶子一
片片相互依偎，搂搂抱抱，互相温存，亲切而优雅，实在而忠诚，这也
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人若能像白菜叶子一样活得自自然然，与
自然和谐相处，就能读懂什么是海阔天空。


